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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形赋义：当代汉语中一种常用的语义扩张模式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关键词］　当代汉语；语义；借形赋义；语义扩张模式

［摘　要］　借形赋义即所谓的“旧瓶装新酒”，是当代汉语最为独特的语义扩张模式，它可以分为修辞 性

和非修辞性两种，前者包括谐音、比喻、别解以及借代、婉曲和托形；后者包括借贷、简缩以及变 用。借 形 赋 义

现象反映了当代人丰富多样的语言心理，主要有“用熟”心理、求变心理、类推心理和游戏心理；由此造成新 旧

语义之间的同音关系和多义关系。从词 汇 发 展 的 角 度 看 借 形 赋 义，它 实 际 上 已 经 成 为 当 代 汉 语 词 汇 发 展 的

一个重要途径，为当代汉语词汇注入了新的内容，也为当代词汇发展带来新的变化。从词汇研究的角度看 借

形赋义，可以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同音和多义问题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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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义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义项由少到多、指称

或陈述范围由小到大等，如果我们把这一发展用

“扩张”一词来表达的话，则其具体表现大致包括

一般性扩张和修辞性扩张。前者即一般所说的引

申，后者则是修辞现象的词汇化［１］。

当代汉语最为独特的语义扩张模式就是借形

赋义，即利用已有词语来表达新义，从而造成其语

义的增加，这一做法曾经被很多研究者形象地表

述为“旧瓶装新酒”。借形赋义不仅是当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很高、影响范围很广的语义扩张方式，由
此而造成了大量的同形异义或一形多义现象，而

且它的手段各异、种类繁多，内涵也极为丰富，因

此，非常值得进行专门研究。本文把借形赋义分

为修辞性与非修辞性两类，分别进行讨论。

一、修辞性借形赋义

所谓修辞性的借形赋义，就是利用不 同 的 修

辞手段（辞格），借用已有词语形式来表达新的意

义。按所使用手段的不同，修辞性的借形赋义大

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１．谐音赋义

所谓谐音，就是利用语音相同或相近 的 词 或

汉字来取得言语表达含蓄、幽默、风趣或讽刺效果

的一种修 辞 方 式［２］，因 为 这 种 方 式 有 很 强 的“音

趣”，即利用词语的语音手段生成的情 趣［３］，所 以

人们对它情有独钟，并由此而使得这一造词方式

大面积流行和高频率使用。

谐音赋义 现 象 可 以 从 不 同 角 度 进 行 考 察 分

析。从语音异同的角度，可以分为同音相谐与近

音相谐，前者 如“海 龟（海 归）”，后 者 如“茶 具（差

距）”。近音相谐中最多见的是不计声调，其次是

不计平翘舌以及前后鼻韵尾等。有时同一所指采

用不同的谐音形式，而这不同的形式之间可能就

是音同与音近之别。比如，古代马其顿国王名叫

亚历山大，其后它也常用为外国男名，并由此而为

人们所熟知，于是有人以“亚历”谐“压力”，并结合

“山大”，表示“压力像山一样大”的意思。同样的

意思有时又改为“鸭梨山大”，并且在单独使用时，

人们一般 都 用“鸭 梨”来 谐“压 力”，这 是 因 为“鸭

梨”是一个已有词，而“亚历”却不是。

从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角度，有的是整体谐音，

即谐音形式与原有形式一一对应，如以“围脖”谐

“微博”；有的则是部分谐音，即词语某一组成部分

的谐音，如以“街坊”表示“街头采访”的意思，就是

以“坊”谐“访”。

从词形异同的角度，有的是异形相谐，由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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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异形同音关系，如原有“悲剧”一词，而现在可

以取代它的新的能指形式是“杯具”；有的则是同

形相谐，由此形成了同形同音关系，比如“北约”本
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简称，新义则指以北京

大学为首的国内名校自主招生联盟。
从产生过程的角度看，有一些是直接谐音，即

从词到词，如 以“油 墨”谐“幽 默”；有 的 是 间 接 谐

音，即由原型到简缩形式，然后再谐音，比如以“青
椒”谐“青年教师”，就有一个由“青年教师”到“青

教”，再到“青 椒”的 过 程。简 缩 很 容 易 造 成 新 的

“同音语素”［４］，所以可以看到，有时同一个谐音形

式对应的是不同的所指内容，由此而造成比较复

杂的音义关系。比如，“铁丝”除原有的意思外，还
有由谐音而来的以下三个新义：铁杆粉丝、高铁粉

丝（经常乘坐高铁的人）和地铁粉丝（经常乘坐地

铁的人）。
从来源的角度看，多数“被谐音”的形式属于

本族词语，但是也有一些外来词语，前引的“亚历

山大”即为一例。
当代汉语 新 词 语 的 一 个 重 要 特 点 是 词 族 众

多［５］，而这一点在谐音赋义类新词语中也有反映，
如以“海 龟”为 代 表 的“海－”族 词 就 有“海 带、海

豚、海藻、海狮、海参、海葵”等。
谐音赋义打破了人与物、物与物（也包括动作

行为等）之间的既有界限，一方面能够扩大已有词

语的张力。比如，“床头柜”以“柜”谐“跪”，是对怕

老婆的人的戏称，而参加雅思考试（考雅思）则被

谐音表达为“烤鸭”。诚然，大量的谐音造词源于

网络，主要在网络世界使用，但是，随着语言的发

展，也有一些已经进入现实的言语交际之中，甚至

进入了主流媒体，有的还被收入权威性的《现代汉

语词典》（下 简 称《现 汉》）以 及《现 代 汉 语 规 范 词

典》（下简称《规范》）。

２．比喻赋义

当代汉语中，比喻造词现象依然突出，大量的

比喻赋义不仅创造了许多新的比喻义，拓展了已

有词语的表义范围和使用空间，而且还丰富了语

言的色彩，增强了语言的活力和表现力，因而也是

当代汉语 词 汇 中 最 具 时 代 性 的 发 展 变 化 现 象 之

一。以下 一 些 比 喻 赋 义 形 式 上 述 特 征 都 相 当

明显：

　　俯卧撑（股市行情反复震荡）、空降（从其

他单位调来任职）、速冻（快速下降）、城门（球
门）、出 炉（推 出、公 布）、打 包（合 在 一 起 推

出）、发牌（抛 股 票 等，又 指 资 源 分 配）、高 烧

（大幅提高、高温）、退烧（降温）、功课（准备工

作）、瘦身（缩减、缩小规模等）、阳光（青春活

力、公开透明）、重拳（严厉措施）、补脑（补充

知识）、补血（补充新成员）、充电（补充新知识

等）。
比喻造词一直为人们所常用，而修辞 性 引 申

也是词义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人们对比喻

赋义的认可度和接受度相对较高，这一点在很大

程度上与 上 一 类 的 谐 音 赋 义 形 成 比 较 鲜 明 的 对

比，像“井喷、快餐、旗舰、航母、下课、套餐、洗牌、
充电、跳水”等词的新生比喻义就早已为人们所熟

知，而它们的使用率也都比较高。

３．别解赋义

别解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下临时赋予某一词语

以其固有语义（或惯用语义）中不曾有的新语义来

表情达意的修辞文本模式，可以比喻为“老树发新

枝”［６］。不过，从造词的角度来说，我 们 可 以 简 单

地表述为有意曲解旧义，从而赋予新义。有两种

类型的别解赋义：一是整词别解，二是部分别解。
整词别解 通 常 依 赖 于 对 词 中 每 一 个 语 素 进 行 别

解，由此而形成总体上的别解，比如“月光”，由“月
亮的光辉”别解为“当／每月花光”。这类别解中，
每一个语素大致对应一个意义与之无关的词或词

组，因此基本上都是简缩的语素形式。部分别解

是指对词的某一个构成语素的别解，并由此而改

变了原有的词义，这种情况更多一些。比如人们

较多提及的“触电”，其中的“触”基本保留原义，而
“电”则改为别义，根据具体情况有时是电影电视，
有时是电脑，还有时是电游（电子游戏）。

４．其他修辞赋义手段

除了以上三种外，修辞性借形赋义手段还有：
一是借代赋义。借代，即说到某种事物时，不直称

本名，而用与这个事物有关的 东 西 来 代 称［７］。借

代用法相对固定，就形成了借代赋义式的新词语。
比如卫星天线形似锅盖，所以就以“锅盖”来命名，
由此就使得此词被赋予新义。二是婉 曲。婉 曲，
即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本意，而是用委婉、含蓄或旁

及的话语暗示出本意［８］。这一辞 格 也 用 于 构 词。
比如，时下有一个常用词“劈腿”，本为体操术语，
指两腿最大限度地分开，现在此词成为一个人感

情出轨、脚踏两条船甚至多条船的婉曲说法。三

是托形。池昌海、钟舟海提出了一个新的辞格―

―托形格，把它表述为“故意将一组词语或者一个

短语用缩略的形式谐近现实生活中某个既有的、
有一定熟知度的词语形式即‘名’词，例如借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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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耳熟能详的人名称谓或物名——— 白骨精、武大

郎、铁托、清华、张大千、蛋白质以及无知少女等，
来表达 一 个 新 的 意 义”［９］。这 种 近 乎 游 戏 的“造

词”方式的“庄雅度”恐怕更低于很多谐音赋义形

式，因而一般只能在网络世界存活，并且生命力也

不旺盛，此处列出只是聊备一格。

二、非修辞性借形赋义

当代汉语中，非修辞性的借形赋义现 象 也 比

较普遍，由此也使得不少已有词语拓展了表义范

围，其手段主要有：

１．借贷赋义

就是立足于某一语言使用范围，从该 范 围 以

外引进某些词语，这些引进的词语与该范围内原

有词语同形，这样，着眼于这些原有词语，则是义

有扩展。其 立 足 点 自 然 是 中 国 大 陆 地 区 的 普 通

话，这个“外”大 致 可 以 概 括 为 两 个：一 是 族 语 内

部，包括方言和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汉语／华语言

语社区；二是族语外部，即各种外语，主要是英语。
（１）族语内部借贷。族语内部的方言借贷对

象主要是粤语。改革开放以来，有大量的粤语新

词语进入普通话，詹伯慧形象地把这一现象描述

为“粤语北上”［１０］。比如“入伙”，《现汉》（第６版，
下同）列二义，一为“加入集体伙食”，二为“加入某

个集体或集团”。其实，此词还有第三义，即来自

粤方言的“入住新居”义。就此词此义的使用曾有

人说：“在众多的房产广告中，还有一个怪吓人的

词叫‘入伙’，标榜半年之后即可‘入伙’，有的甚至

在付足一定的款额后可马上‘入伙’。”［１１］

在“全球华语”的大背景下，世界各个使用汉

语／华语的国家和地区被认作同一言语社区下的

不同子社区，按一般的观点，中国大陆、台湾、香港

等均被看作不同的汉语／华语子社区，这些不同子

社区之间的词语借贷，是新时期以来各地语言发

展变化中非常重要的事项。比如“高尚”，此词在

台湾还是“高雅时尚”的简称，现在此义也进入大

陆，与台湾一样，多用于楼盘名称及其介绍等，有

人曾就此提 出 批 评［１２］，显 属 误 解，因 为 此“高 尚”
非彼“高尚”。

在大陆引进的社区词语中，香港与台 湾 词 语

有时是难以分清的，所以人们通常只笼统地称之

为“港台词语”。汤志祥谈到，１９７０年代末以来普

通话吸收港台词语数量达到６８７个，其中有一类

是“变义（增义、变性或变色）词语”，如“推出（新义

为开始提供、供应）、品质（新义为物品的质量）、强

暴（新词性为动词）、写真（新词性为名词）”等［１３］，
大致即为我们所讨论的借贷赋义。

（２）族语外部借贷。新时期以来，形成了汉语

历史上外来词语引进的“第三次浪潮”［１４］，其中有

不少就是使用汉语已有词形，从而造成旧词新义。
比如“晒”，《现汉》已经单列了“晒２”，释义为“动。
展示自己的东西或信息供大家分享（多指在互联

网上）：～客｜～创意｜～账单。［英ｓｈａｒｅ］”。又如

“粉丝”，《现汉》也已经单列“粉丝２”，释义为“名。
指迷 恋、崇 拜 某 个 名 人 的 人：这 位 歌 星 拥 有 大 批

～。［英ｆａｎｓ］”。按《现汉》编纂者的观点，以上的

“晒”与“粉丝”分别与汉语原有词构成同音词。这

是族语外部借贷赋义的一种情形。
如果说这种情形是“显性借贷”的话，那么还

另有一种“隐性借贷”，其结果就不一定是形成新

的同音词了。比如“菜单”，在不涉及“吃”的语境

中，通常用的都不是原义，而是“选单”义（《现汉》
此词的义 项 二 为“选 单 的 俗 称”），关 于 此 义 的 来

源，金易生正确地指出：“它不是使用汉语的人直

接引申的，而是通过翻译‘引进’的。因为英语里

用的是ｍｅｎｕ这个词，ｍｅｎｕ本来就是汉语‘菜单’
的意思。换一句话说，先有英语ｍｅｎｕ的引申义，
经过翻译的媒介，后有汉语‘菜单’的引申义。”［１５］

与此完全相同的还有“窗口、平台、病毒、孵化”等。
有一些音译词，人们对其本不表义的 记 音 汉

字进行“字 面 化”赋 义，从 而 使 之 具 有 新 义，比 如

“卡通”指称“善于用卡的人”，“铁托”指“坚定的支

持者”。有一些外语词先由方言区引进，再进入共

同语，因 此 对 普 通 话 而 言，它 们 其 实 是 族 语 外 部

（外语）与族语内部（方言）借贷的重叠，比如用于

大型商业设施的“广场”和用于楼盘、住宅小区的

“花园”，就是循着“英语→粤语→普通话”这一路

径引进的。

２．简缩赋义

就是简缩词语与原有词语形成同形 关 系，从

而使原有形式增加了新义。就造词心理以及产生

过程而言，简缩赋义大致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有意为之，即有意识地选择一 个 已 有

词作为简缩词的词形，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有意的

借形赋义。比如“捐躯”，义为“（为崇高的事业）牺
牲生命”，新义则为“捐献遗体”，此词之所以不按

一般的简缩规则简缩为“捐遗”，却宁可损失表义

的准确性而选择已有词“捐躯”，实际上就是为了

借旧形而赋新义。
有些外来词语获得较高的使用频率 后，又 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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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简缩实现了语素化，而这样的语素有时会出现

同素异字的情况，由此最能体现有意借形的造词

心理。比如，英 语 的ｆａｎｓ音 译 为“粉 丝”后，再 进

一步简缩为“丝”用于构词，所构成的词如“铁丝、
钢丝、蕾丝”等，但是在指称对超女入迷的人即“超
女粉丝”的时候，用的却是“炒饭”而不是“超粉”，
原因就在于后者不是一个已有词而前者却是。

另一种则是无意之间造成的同形现 象，即 按

正常简缩规则而得的形式，与已有词构成同形关

系，而 我 们 看 不 出 二 者 之 间 有 什 么 必 然 的 联 系。
比如“人流”，《现汉》分列两条，“人流１”为旧有的

“像河流似的连 续 不 断 的 人 群”，而“人 流２”则 为

“人工流产的简称”。

３．变用赋义

就是出于某些方面的考虑，在使用中 改 变 原

词的用法，从而也使得其义发生变化。就改变用

法的方式和手段而言，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１）升格使用。升格既包括把语素升格为词，

也包括把词升格为词组；在升格过程中，又重新赋

予新义。语素升格的例子如“彩”。“彩票／劵”在

具体的使用中经常简缩为“彩”，先是作为语素和

其他 的 简 缩 性 语 素 构 成 新 词，如“体 彩、足 彩、福

彩”等，进而它又可以单独使用，依然表示彩票义，
这样它就由语素升格为词了。其用例，如：

　　我也算是一个老彩民了，平时不 是 在 投

注站，就是在淘宝买了很多 彩。（《买 过 很 多

彩，没这么买过彩》）
与此类 似 的 又 如“基 金”的“基”，“新 潮”的

“潮”，也都可以升格使用，独立用作词。
词升格的例子如“变脸”。此词本有 二 义，一

为“翻脸”，二 为 戏 曲 表 演 特 技，而 现 在 又 有 了 新

义，例如：

　　爱美女 性 做 变 脸 手 术 四 年 间 两 次 整 容

脸部变 形（中 央 电 视 台《生 活》节 目 文 字 版，

２００５．５．３０）
很显然，这里的“变脸”就是“改变脸部”，其实

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整容”。
（２）词义表面化。就是在使用某一个旧有词

的时候，抛开它原有的意义（往往不能直接由“字

面”求 得），而 只 使 用 它 字 面 上 的 含 义。比 如，

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０日河北电视台《资讯前沿》播出这

样一则新闻，标题为《牙龈出血　医生开胃》，下边

是这样说的：

　　话说黑龙江鹤岗市一位田大姐，不 知 怎

么了，大口大口地吐血，送到 医 院 之 后，医 生

怀疑是胃出血，开膛破肚做完手术，医生却说

不是胃里的事情。
按，这里的“开膛破肚”已经把“开胃”的意思

说得很清楚了，就是“打开胃部”，但与标题中“开

胃”的原义“增进食欲”没有任何关联。
类似的 例 子 如“添 堵（加 剧 交 通 堵 塞）、治 气

（治理大气环境）、房事（房子的事情）”等。
（３）改变 词 性。即 实 现 陈 述、指 称 合 一。比

如，仅“导”族 词 就 有 动 名 兼 类 的“导 演、导 播、导

游、导购、导医”等。这类词多是先指某一动作行

为，然后再兼指从事这一动作行为的人。此外，也
可以由指动作到兼指这一动作或其结果等，比如

“设计”，《现汉》义项一为“动。在正式做某项工作

之前，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预告制定方法、图样

等”，义 项 二 是“名。设 计 的 方 案 或 规 划 的 蓝 图

等”。有时，还可以是由指事物到转指与之直接相

关的动作行为，比如“创意”，《现汉》义项一是“名，
有创造性的想法、构思等”，义项二是“动，提出有

创造性的想法、构思等”。

三、对借形赋义现象的认识与思考

“旧瓶装新酒”现象恐怕在任何时期、在任何

语言中都会存在，就基本原理而言，它是在不增加

能指 形 式 的 前 提 下，扩 大 词 语 的 所 指 及 其 范 围。
另外，在这一前提下，其中不少往往还有各种附加

的色彩和功能，表现出一些“音趣”和“意趣”，所以

总体而言不失为一种简约高效的语义扩张手段和

模式。
总体而言，本文所讨论的现象多处于 语 言 三

层的最外层［１６］，即 代 表 最 新 发 展 变 化 的 部 分，所

以目前多流行于网络世界以及一些轻松活泼的现

实文体和口语中，是当代词汇及其运用中最鲜活、
最“好玩”的部分之一，充满了语言情趣和语言机

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今语言用户的

心理以及表达取向，可以引发我们在许多相关方

面的进一步思考。
我们把上述现象统括为“借形赋义”，其目的，

一是试图给“旧瓶装新酒”现象划定一个大致的范

围，二是梳理一下其内部的头绪，三是进行一些总

体性的思考，以期对这一现象本身，进而对词汇及

其发展变化研究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在本节中，
我们主要就第三个目的进行一些讨论与说明。

１．借形赋义现象所反映的语言心理

当代丰富多彩的借形赋义现象反映了人们多

样性与多元化的语言心理，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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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用熟”心理。所谓“用熟”，即用人们熟

悉的已有词语去表达一个新义。很多时候，是不

是已有词成为人们最重要的选择依据。比如上一

节讨论简缩语素时举过“粉丝”的例子，“铁丝”是

正常的简缩，而“炒饭”则改“粉”为“饭”，因为“超

（炒）粉／丝”都不是已有词。那么，人们为什么喜

欢用已有词语来表达新义？语言用户们显然并非

要由已知求未知，而是充分利用新旧之间的反差，
来达成一种错综的、“别开生面”的甚至是使人恍

然大悟的效果。比如，前边提到，“捐躯”是捐献遗

体的意思，而与之相类的还有一个“卖身”，意为出

卖器官，而它给人的“此卖身非彼卖身”的印象一

定是非常深刻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颇有理

论内涵，值得进一步探究。
二是求变心理。求新求异求变是语言使用者

的普遍心理，也是语言得以发展的重要动因，而这

一点在当今的言语活动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变”涵盖了语言及其使用的各个层面：大到总体

风格、结构或构造方法，小到一个具体的词语。对

于许多异常活跃的造词者和用词者来说，“喜新厌

旧”真的是再恰当不过的描述了。正因为如此，有
时人们在表达中有意抛开表示某一义的词不用，
而另用一个已有词表达与之相同的意思，由此也

表现出比较强烈的为“求新”而有意为之的倾向。
人们喜新厌旧，多是为了追求一种意趣，一种由于

高度陌生化而形成的新鲜体验。比如“裸奔”，能

够表达“无保护措施，裸露、无遮掩，未加处理或保

持原貌，底价，一无所有，完全、彻底，不凭条件”等
意义［１７］，相较于 它 所 表 达 的 各 种 意 思 而 言，此 词

的品味虽然不一定多高，但是其形象生动的特点

无疑是非常明显的。
三是类推心理。类推既是一种重要的语言创

造心理，同时也是语言发展的重要机制。我们今

天使用的和看到的很多语言现象，其背后都有类

推的因素，而当代汉语中，这一点尤其明显。类推

大致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前者是方法

的类推，而后者则是某一个或一些具体形式的类

推。当代借形赋义现象丰富多彩，正是这两种类

推充分发挥作用的具体表现。
四是游戏心理。在语言的诸 多 功 能 中，有 一

个游戏功能，而人们在利用这一功能的时候，就反

映出一种游戏心理。当代的言语活动中，从网络

世界到现实世界，许多语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
一定程度上都有游戏心理的作用。所谓游戏，不

妨通俗地理解为“有意思”和“好玩”，而它与借形

赋义的关系尤其密切。在我们讨论过的各种类型

中，“托形赋义”是比较典型的一种，而有些借形赋

义形式几近谜语，自然也是游戏心理的最好注脚。
比如“工业酒精”，它的“谜底”即实际意思是“假纯

（洁）”，因为工业酒精的学名叫“甲醇”，而“甲醇”
与“假纯”谐音，所以被赋予此义。

２．新旧语义之间的关系

由借形赋义，自然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新义与

旧义之间的关系。由《现汉》对相关词语的立条和

释义看，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作同音词，其
表现就是分别立条，比如“粉丝”就分列两条，一为

旧义，一为新义，“酷”也是如此；另一种是认作多

义词，比如“学位”，就列出二义，其一是“根据专业

学术水平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授予的称号，如
博士、硕士、学士等”，其二是“指入学名额”，与此

相同的还有“触电、料理”等。
以上两种关系中，前一种无疑更多一些，比如

修辞性赋义中的谐音类、托形类，非修辞性赋义中

族语外借贷涉及音译的部分，部分简缩赋义，以及

变用赋义中的升格和词义表面化等；后一种则比

较多地集中于比喻、别解、借贷、婉曲赋义，族语内

部借贷，以及变用赋义中的改变词性等。其中体

现出的规律，大致是：凡“音借”（即主要基于语音

的联系）者，因为新旧义之间关联性差，所以形成

新的同音词语的可能性自然大得多；而如果是“义
借”（主要基于语义上的关系）者，则形成多义词语

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以上是就新旧义关系的两端而言的，而 在 这

两端之间，还有一些中间状态。中间状态的存在

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目前对某些词语新义

的来源以及产生过程等尚不清楚或者是有不同的

观点，因此可能会影响到对它们的定性和归类；二
是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对多义和同音现象本来就

没能给出一个清晰的界定以及区分标准，由此自

然也会产生归类因人而异的情况。比如，《现汉》
收“糖衣炮弹”，释义为“比喻腐蚀、拉拢，拖人下水

的手 段。简 称 糖 弹”。就 简 称 形 式“糖 弹”来 说，
“糖”显然并非实指，而是比喻用法，但现在的“糖

弹”又赋新义，指含糖饮料、糖果等，因为它们多吃

对身体有害，故称。那么，这两个“糖弹”到底是一

个还是两个，即是同音词还是多义词？

正因为如此，所以即使像《现汉》这样权威性

的工具 书，有 时 也 有 可 议 之 处。比 如 上 引 的“学

位”，两个义项之间到底有多大联系？第二义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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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语内部的借贷（《全球华语词典》此义的使用地

区标为港 澳），因 此 与 第 一 义 并 无 直 接 的 引 申 关

系，所以如果看作同音词似乎也不为过。
看来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我 们 在

后边还要涉及到。

３．从词汇发展的角度看借形赋义

从词汇发展的角度看借形赋义，我们 至 少 能

够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借形赋义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 汉 语 词

汇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借由这一途径，虽未增

加新的词形，但是却扩展了语义，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理解和表述为对已有词语的二次开发利用，由

此也扩大了原有词语形式的内涵与张力。按传统

的研究和认识模式，语义的发展受到较大的限制，
如就一般性引申而言，它应该有自己的轨迹（前后

之间的联系），就修辞性使用而言，则也要有主体

与客体之间的某些一致性或相似性，而只有这种

“空降式”的直接赋义，或者是有意无意的语义叠

加，才不必考虑或受制于上述条件，因而适用的范

围更 广、条 件 更 宽，所 以 才 能 如 此 集 中 地 产 生 和

使用。
第二，借形赋义为当代汉语词汇注入 了 新 的

内容。这一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比如增

加了同音词语的数量以及产生渠道，同时也拓展

了词语多义的获得途径。此外，借形赋义所借之

形和所赋之义在使用中还可以有自己的发展，由

此形成新的发展链。就“形”的部分来看，主要是

一些高频或较高频使用的新义词语具有了一定的

构词能力，比如前述的 “粉 丝”（包 括 其 拆 解 后 的

“粉”、“丝”和它们的“变体”形式“饭”等）。至于网

络新词“晒、酷”等，则更是有惊人的组合能力。就

“义”的部分而言，很多新义同样也有自己的发展，
由此就 造 成 了 旧 形 旧 义 与 旧 形 新 义 的“二 次 叠

加”，并且也使得某一词形的发展链条更长，关系

也更复杂。比如，沈怀兴曾经对一组说“酷”的文

章进行归纳，一共得到了它的义项４６个［１８］。
第三，借形赋义为当代词汇发展带来 新 的 变

化。具体而 言，我 们 想 指 出 以 下 几 点：其 一，“人

为”因 素 凸 显，而“自 然”因 素 减 弱。因 为 是“借

形”，所以人们有充分的自由来考虑和斟酌，以选

择一个自己 认 为 最 合 适 的 词 形，为 此 不 惜 对“原

型”作出某些改变，如超女张靓颖和何洁的粉丝分

别叫“凉粉”和“盒饭”，其道理即在此。其二，用所

借之形与所赋之义进行二次借形赋义，如上举的

“粉丝”类词语，即有以下一条明晰的线索：粉丝→

粉／丝（饭）→蕾丝等。其三，如果以上两点都属于

词内的发展变化，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即“反

词汇化”的发展变化。就表义来说，主要是词义的

表面化，就形式而言，则是使词变为词组，使固定

词语临时化（比如上举的“开胃”，新义离成词还很

遥远，目前只能认为是临时的组合形式）。

４．从词汇研究的角度看借形赋义

以下我们提出两个问题进行简单讨 论，一 是

关于同音问题，二是关于多义问题。
关于同音问题，借形赋义给我们的启示有二：

一是应该 进 一 步 探 讨 同 音 现 象 的 形 成 机 制 和 过

程、来 源 以 及 判 定 标 准 等，这 方 面 以 前 做 得 很 不

够，还 需 要 结 合 更 多 的 具 体 实 例 进 行 全 面 考 察。
二是根据当代汉语的实际可以考虑建立以下两组

概念。第一组概念是狭义同音现象与广义同音现

象，这主要是根据严格同音与语音相近而作的划

分。长期以来，人们通常是不把后者看作同音关

系的，而现在的问题是，二者的产生机制和过程以

及所反映的语言心理完全相同，区别只在标准的

宽严（并且是统一以普通话为标准，但实际上它与

不同的“地方普通话”语音标准总有或大或小的距

离）。如果只严格限定在狭义同音的范围，则后者

无可归类，因而也难以准确定位。第二组概念是

同音群，即同音现象存在于语言各个层级的单位

中，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就包括同音语素、同音

词和同音语，此外也应该有同音词组和同音句（比
如一些双关和歧义现象等即为此类），所以我们说

是一组概念而不是一个。多年来，人们只是从词

的角 度 提 出 同 音 现 象，所 以 只 有 同 音 词 的 概 念。
其实，至少在当代汉语中，同音语素的数量远多于

同音词，使用范围也更为广泛，因此更应重视［１９］。
另外，当代汉语中还有很多介于语素与词之间的

存在物，它们有“词”的形式，有新旧二义，但新义

只能在组合中实现，如“－广场（大型商业设施）、
傻瓜（易 于 操 作 的）－”等，我 们 称 之 为“语 素

词”［２０］，语素词与原词之间也有不少是同音关系。
我们相信，建立同音群的概念必然有助于我们全

面了解汉语同音现象，因为这样可以从一个新的

角度把相关的现象统摄起来，进行整体性的考察

分析。
下边说多义问题。前边已经 提 到，借 形 赋 义

是语义增生的途径之一，由此也给多义词的多个

义项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问题带来新的内容。另

一方面，当代汉语中非常多见的借形赋义现象给

我们的语义研究，特别是多义词与同音词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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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区分，以及更多相关问题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挑

战，当然也有新的启示。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比

照语法研究，引进“连续统”的概念，把不同的词汇

类聚纳入其中？谈到多义问题，其实涉及两个层

面，一是一词多义（多义词），二是多词多义（按意

义有无联系以及联系程度分为同音词、近义词和

等义词）。就一词多义来说，如果它的发展比较充

分，那么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甚至多个连续统（有
可 能 向 不 同 的 方 向 引 申，这 样 就 各 有 起 点 和 终

点），并且 其 末 端 在 当 代 汉 语 中 还 可 能 有 新 的 延

伸；就多词多义而言，它的连续统自然要更复杂一

些：主体框架是三个点，一端是狭义的等义词，另

一端是典型的同音词，二者之间的第三个点是近

义词，三点之间当然会有一些过渡状态，由此就形

成了一个完整的连续统。
建立这样的连续统，应该有助于我们 理 清 词

语发展的线索，以及对词义及其关系系统多维的

考察与认识，并且还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进行一些

量化的区分和表述。此外，以上两个层面之间是

有交集的（如上边提到的多义与同音现象的区分

及困惑），这样就又给我们全面考虑相关问题提供

了第三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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